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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守 诚

提　要：寄库是北宋以降民间社会中广为流行的习俗信仰，并依托佛道二教的寄库经典及其仪轨
而得以快速发展。有关寄库信仰的起源，学界少有讨论。我们搜集宋元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辅以其他
佐证材料，试图揭示寄库信仰的早期脉络，并探讨寄库兴起的理论渊源和社会背景，进而为判定寄库
学说的起源提供可靠证据。我们认为寄库风俗的产生，不会早于北宋初期。佛道的寄库信仰或许有共
同的思想源头，亦即在民间宗教、巫觋传统、乡间俚俗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刺激和推动下，二教顺应时
代潮流和信众需求而及时做出的调整和改变。宗教化的寄库信仰及其仪式活动，继承和发展了民间丧
葬礼俗文化，并与生活习惯结合遂相沿成俗，进而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其事且附会各种神异之说，使之
愈演愈烈，至今仍昌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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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库牒文

北宋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十分盛行寄库风
俗。所谓 “寄库”，就是人生前预先焚烧一定数
量的纸钱冥币，藉此偿还投胎时预借天曹的受生
钱，并将多余部分寄存冥库以备死后取用。寄库
风气的产生，当是民间焚化纸钱盛行之后的事
情。佛道两教的寄库文献 （《受生经》或 《寿生
经》）及寄库仪轨的出现，则显然是受到世俗社
会 “烧纸钱”风气的影响而造作出来的。以往学
界多关注纸钱的产生与流变，而较少着墨来讨论
寄库信仰及其宗教仪轨的早期形成过程。笔者不
揣浅陋，就此议题略作疏证。

一、宋元社会的 “烧库钱”

纸钱，又称楮钱、寓钱、冥钞等，是专门提
供给神祇、鬼魂或先祖使用的纸质 “货币”，阳
世中人藉此与神鬼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学界较
普遍的看法认为：纸钱是从古时祭祀埋币帛及汉
代瘗钱等习俗演变而来，是上古以来陪葬或献祭
仿制货币的延续。纸钱最早出现在六朝，至唐开
元年间始用于朝廷祀典官礼，此后纸钱祭祀的做
法日渐普及，延续至今。①随着 “烧纸钱”风气
的蔓延，一种新风尚———寄库 “烧受生钱”也在
悄然滋生。必须指出的是，尽管 “寄库”通常借

助焚化纸钱的方式来实现，但 “烧纸钱”未必就
是寄库。换言之， “烧纸钱”不能简单等同于
“烧库钱”，寄库是在 “烧纸钱”的基础上衍生和
发展出来的，乃基于 “还受生钱” “纳天曹库”
的宗教信仰理念下产生的。在唐代及唐以前的传
世文献中，“烧纸钱”均用以祀鬼、敬神、祭奠
死者或祈祷以徼福，并非出于还钱纳库之考虑。

有关寄库习俗的缘起，清代翟灏 （？—
１７８８）撰 《通俗编》卷２０ 《释道》“寄库”条引
南宋时人叶隆礼撰 《辽志》（又称 《契丹国志》
《契丹志》）云：“辽俗，十月内五京进纸衣甲器
械，十五日国主与押番臣密望木叶山奠酒，用番
字书状，同烧化以奏山神，曰 ‘寄库’。”②并附
按语曰：“今妇人焚寓钱于生前，作佛事寄属冥
吏，以翼死后取用，盖辽俗之渐染也。”③引文中
谈到契丹人有一种叫做 “寄库”的祭祀礼仪。翟
氏据此认为，汉地民众奉行的旨在还钱纳库的寄
库习俗乃是受辽俗之浸染而成。翟说影响较大，
后人多承袭之。然仔细推敲，似有不妥处，恐谬。

我们翻检叶氏 《契丹国志》，查找前述引文
的原始出处，抄录如下。该书卷２７ 《岁时杂记》
“小春”条云：“十月内，五京进纸造小衣甲并枪
刀器械各一万副。十五日一时推垛，国主与押番



臣寮望木叶山奠酒拜，用番字书状一纸，同焚烧
奏木叶山神，云 ‘寄库’。北呼此时为 ‘戴辢’，
汉人译云 ‘戴’是 ‘烧’， ‘辢’是 ‘甲’。”④据
此可知，契丹人的 “寄库”礼仪是这样的：进入
十月份时，五京 （即燕京、西京、中京、上京、
东京）陆续进献来纸质 “小衣甲” “枪刀器械”
各一万副。十月十五日那天，将这些 “衣甲”
“器械”堆积成垛，辽主率众臣僚朝向木叶山奠
酒祭拜，并用契丹文字书写疏状一通，连同上述
物品一起焚烧，藉此敬献给木叶山神。这个焚化
纸物的环节，契丹人称为 “戴辢”，汉人译曰
“烧甲”。“木叶山”是契丹人的祖山，契丹文化
的发祥地，契丹人祭天之所，也是辽太祖耶律阿
保机 （８７２—９２６）的陵寝地，山顶设有始祖庙，
逢行军及春秋时均会祭祀于此。在契丹民族心目
中，“木叶山神”就是他们的战神、守护者。每
年进献数量惊人的 “衣甲” “枪刀器械”等武器
装备，其用意不外乎是确保 “木叶山神”兵强马
壮、维持旺盛的战斗力，进而希翼山神保佑现实
世界中的契丹人能够驰骋疆场、所向披靡。显而
易见，辽俗 “寄库”中的 “库”乃系指兵甲、武
库，而非汉地民众 “寄库”风俗中的库钱。事实
上， “库”的本意是指存储车马兵甲的处所⑤，
后来才泛指钱粮财货的集散地。此外，契丹人的
“寄库”尚不能称之为民俗、风俗，而仅是由
“国主”专享的一种特定祭祀礼仪，属于国家祀
典礼制的政治层面，每年定期举行一次，并非在
平民百姓中流行的。概言之，无论是从性质、宗
旨抑或内容、形式上看，辽人 “寄库”与汉地
“寄库”根本就是两回事，二者不容混淆，更不
可能像翟灏推断的那样汉地民众 “焚寓钱于生
前”“以翼死后取用”的寄库风俗是受 “辽俗之
渐染也”。

北宋初期王禹偁 （９５４—１００１）撰 《小畜外
集》卷８ 《杂文》 “诅掠剩神文并序”条中序文
开篇介绍写作背景时说：“予邻有右族，藏镪巨
万，每月哉生明之二日，旦必觞醪豆胾以祭于
庭，具纸蚨绘骏以焚之。烟气坌勃，翳于予舍。
询其所祀，则曰：‘阴君命神掠民之羡财，籍数
于冥府，备人之没，将得用矣。’吁，予尝稽祀
典，无是说，此仅出巫觋之言尔。神乘是邪，遂
为文云。”⑥针对这段史料的解读，有学者认为：
掠剩神本是专司掠人命定数以外余财的神祇，王
禹偁邻人却曲解为 “掠剩神并未从根本上掠去剩
财，剩财在阴阳二界始终属原主所有。在此神的
职能上，禹偁邻人的理解与原初观念已有显著的

差异。此变异当发生于信仰的接受过程，乃由受
众的阶层、处境、既有观念信仰等所致”，进而
认为乃系受到寄库信仰的影响。⑦另有学者认为
本则故事中 “焚纸钱寄冥府待死后享用的观念却
已经同于后来的寿生寄库信仰”⑧。我们认为上
述看法恐不妥当，理由如下：首先，迄今尚无证
据表明北宋初已有寄库信仰之流行，不宜将二者
建立联系。其次，引文 “阴君命神掠民之羡财，
籍数于冥府，备人之没，将得用矣”之句意思是
说，阴界主君命令掠剩神负责抢掠阳世中人的余
财，并悉数存入阴府，待该人死后，冥界就有权
动用了。换言之，最终花费这些 “羡财”的不是
亡者，而是冥吏。那位 “藏镪巨万”的豪族邻人
祭祀掠剩神当是基于畏惧的心理，每月焚烧纸钱
并非旨在预修寄库，而是贿赂掠剩神，祈求不要
劫掠他家的万贯家财。王氏撰 “诅掠剩神文”的
目的，就是要指斥此神之邪、祀神之非。概言
之，“掠剩”与 “寄库”有着本质差异，不能将
前者视为寄库的源头或雏形。

我们认为，汉地 “寄库”风俗的形成，当与
因果报应、善恶轮回、地狱十王、饿鬼施食及预
修 “生七”、持斋做功德等观念的影响密不可分。
上述观念在当时社会上十分流行，俨然已为世俗
民众广泛接受，深入人心，从而为寄库说的滋生
提供了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不过，佛道二教的
宣传与推动对民间寄库风气的盛行，恐怕起到关
键性作用。

南宋洪迈 （１１２３—１２０２）撰 《夷坚志》支甲
卷８ “鄂渚王媪”条云：

鄂渚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王翁死，
媪独居不改其故。好事佛，稍有积蓄则尽买
纸钱入僧寺，如释教纳受生寄库钱。素不识
字，每令爨仆李大代书押疏文。媪亡岁余，
李犹在灶下，忽得疾仆地，不知人。经三日
乃苏。初为阴府逮去，至廷下，见金紫官员
据案坐，引问乡贯姓名讫，一吏导往库所，
令认押字。李曰：“某不曾有受生钱，此是代
主母所书也。”吏复引还，金紫者亦问，李对
如初，曰：“汝无罪，但追证此事耳，汝可
归。”既行，将出门，遇王媪与数人来，李见
之再拜，媪大喜曰：“荷汝来，我所寄钱方有
归著。汝□到家日，为我传语亲戚邻里，各
各珍重。”遂复生。时乾道七年三月也。⑨

这则故事透露出几点信息：第一，鄂渚王媪
“好事佛”，其预修寄库的行为直接受佛教的影
响；第二，王媪 “稍有积蓄则尽买纸钱入僧寺，

·８４２·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如释教纳受生寄库钱”，说明寄库是在佛寺中由
僧人来完成的，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佛教已造作
出与寄库相关的仪轨。同时说明，从一开始 “烧
库钱”就与 “烧纸钱”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烧
库钱”是一种宗教仪式，必须由相应的仪式专家
（宗教人士）来执行；“烧纸钱”则属于一种祭祀
方式，用于事鬼敬神，自中唐以来风靡民间，长
盛不衰，做法简单易行，可无需依靠宗教人士的
协助而由事主独立完成；第三，寄库时需 “书押
疏文”明确归属，才能有效避免死后在冥界中发
生的财产纠纷；第四，文末注明此事发生的时间
是在南宋乾道七年 （１１７１）三月，藉此反映出当
时民间预修纳受生钱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可见南
宋中期江南等地民众寄库烧纸钱俨然已成风气。

南宋沈氏撰 《鬼董》卷４亦收录一位 “信庸
僧寄库之说”的杭州杨妪焚寄冥财的故事，
如谓：

杭有杨妪，信庸僧寄库之说，月为一竹
篓，寓寘金银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
者，取十二支之肖似为姓，如寅生则黄判
官，丑为田，未为朱，亥为袁，卯为柳，戌
为成之类。所谓十王者，亦岁有赂。久而妪
死，女梦其来，如平生，衣饰十倍生时。自
言我富不可胜计，但积资而无人守之，当多
为明器惠我。与女游大官府，望殿上十人环
坐，仪卫尊严，曰此十王也。我以生前功
德，故能出入其后宫。又曰近以万缗买宅，
行将迁矣。女请观之，则以女未当死，不可
往，遂寤。识者多不然之。余曰：无怪世界
依妄而立，本所无而想之立见于前矣。彼妪
平生持妄心，死宜妄见。女习其母之妄，一
念适与妄会耳。十王寄库之有无，则不待智
者而后知。⑩

这则故事与前述 《夷坚志》 “鄂渚王媪”条
有几个共同点：第一，主人公都是社会底层中没
有文化知识的老妪，她们痴迷于寄库均是因为受
到佛教的影响；第二，两位老妪还纳受生钱的行
为是经常性的，鄂渚王氏 “稍有积蓄则尽买纸钱
入僧寺”，杭州杨妪 “月为一竹篓寓寘金银而焚
之”。根据这一频率或可推断，当时与寄库相配
合的宗教化仪式活动想必不会太复杂，否则主人
公在经济上是无法承受的；第三，故事发生地均
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当时属于南宋王朝
的统辖区域；第四，这两则故事的编撰及传播皆
旨在渲染和佐证预修寄库的效验，由此折射出当
时社会民众寄托冥福于后世的心理诉求和价值取

向。此外，前引 《鬼董》故事还透露出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信息：当时业已流行执掌冥库十二判官
的说法。这十二位判官 “取十二支之肖似为姓”，
值寅年所生之人预修焚化的库钱交付黄判官执掌，
丑生人的库钱由田判官执掌，未年生人为朱判官，
亥年生人为袁判官，卯年生人为柳判官，戌年生
人为成判官。十二掌库判官及其姓氏的说法，亦
见载于约同时期造作的道书 《灵宝天尊说禄库受
生经》中，二者的同异及渊源关系颇值得玩味。

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时期市场上还流通 “寄
库钱”（或称 “寿生钱”“受生钱”），而这恰是当
时盛行还钱纳库风俗的真实写照。今人郭若愚著
《古代吉祥钱图像赏析》一书中收录此类题材的
五枚铜钱 （即该书 “十一、本命星官”章节中的
图版第十～十四）瑏瑡。郑轶伟主编 《中国花钱图
典》也著录五枚宋代铸造的 “寄库”青铜钱币
（编号１６８８—１６９２）瑏瑢。上述 “寄库钱”的钱文上
标注有生年地支、隶属某库、所欠受生钱数等内
容，或径直云钱若干纳某库等。这些 “寄库钱”
实物，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宋元社会盛
行寄库习俗的有力佐证。有学者指出：“元供养
钱多数是民间或寺庙所铸，所以，将其与宋铸纳
库钱对照，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推断：供养钱不
唯出自佛寺，道观亦有之；宋铸纳库钱规整划
一，铜质细润，相较行用钱犹有过之，应为官设
钱监所铸……假如能有资料证实宋代的纳库钱等
精铸品种为官铸，则可知明清官局铸花钱以牟利
并非原创而是有所祖述的因循。”瑏瑣

图版１　 “戌生人”寄库钱

二、道教寄库的产生

唐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祠祭使王玙成功游
说玄宗将纸钱采入朝廷祀典国礼中，使其登上大
雅之堂。瑏瑤然而，对于上流阶层祭祀场合中施用
纸钱是否合乎礼仪，唐宋时人始终存有争议。至
迟晚唐时，道教仪轨就援入焚化纸钱的做法。如
日本僧人圆仁 （７９３—８６４）撰 《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卷１谈到唐开成三年 （８３８）除夕时在扬州
的见闻，“（十二月）廿九日暮际，道俗共烧纸
钱”瑏瑥。不过，当时道门中人对敬神祭仪中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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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钱亦持不同看法。五代时人孙光宪 （９０１—

９６８）撰 《北梦琐言》卷１２ “王潜司徒烧纸钱
（秦威仪附）”条云：“又南岳道士秦保言威仪，
勤于焚修者，曾白真君云： ‘上仙何以须纸钱？
有所未喻。’夜梦真人曰：‘纸钱即冥吏所籍，我
又何须！’由是岳中亦信之。”瑏瑦引文反映出焚化
纸钱的做法当时已纳入道门修持中，故而才会在
教内引发是否适宜的争议。文中借助真人 （真
君）托梦降诰的方式，传达了一种折中、稳妥的
立场：纸钱可用于祭祀冥吏，而非敬神 （上仙）
之所宜。这说明，纸钱用于敬神在五代时尚未得
到道门中人的广泛认同。这与当时论争纸钱是否
合乎礼仪传统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而道教 “寄
库”的思想、文献及仪轨的出现，只能在此
之后。

有学者认为：“寄库的做法，据史料所载，
唐末时已有之，疑此俗当是受道佛二教的 《受生
经》所鼓吹而形成者。”瑏瑧其提出的文献依据是唐
末五代杜光庭撰 《道教灵验记》卷１５ 《斋醮拜
章灵验》 “张郃奏天曹钱验 （邛州成都奏钱事
附）”条中收录的三则 “奏钱”故事。为了保持
史料的完整性，并向读者全面揭示其蕴含的丰富
信息，我们不妨将全文抄录如下：

成都张郃妻死三年，忽还家下语曰：
“圣驾在蜀之时，西川进军在兴平定国寨以
讨黄巢。其时邻家冯老人父子二人差赴军
前，去时留寄物直三十千在某处。冯父子殁
阵不回，物已寻破用却。近忽于冥中论理，
某被追魂魄对会，经今六年，近奉天曹断
下，云自是殁阵不归，非关臣蠹故用，令陪
钱三千贯，即得解免。缘腊月二十五日已后
百司交替，又须停驻经年，其钱须是二十五
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院天曹库中送纳，一张
纸作一贯。其余库子门司，本案一一别送，
与人间无异。”光化三年腊月二十三日，就
北帝院奏前件钱讫。是夕，妻梦中告谢
而去。

又成都县押司录事姓冯，死已十余年。
其侄为冥司误追到县，冯怒，所追吏放其
侄，自县后门仓院路而还。见路两畔有舍六
十余间，云是天曹库，收贮玉局化所奏钱。

又邛州临邛人姓张，其夫曾事永平军事
副使张霖郎中，身殁之后，县司差其子为里
正，已被追禁。其夫下语于妻，令入府将状
投副使郎中必得解免， “到府日，先就玉局
化北帝院奏北斗钱二百千。我于天曹计会，

必令判下免之。二百千钱，二百纸耳”。妻
如其言，就化奏钱。复梦其夫云事已行矣。
明日见副使，果允其诉。则知纸钱所用事，
甚昭然矣。冥中之事，与世无异矣。瑏瑨

前述三例故事中，有两例 （即第一例和第三
例）是阳世中人受已故亲属的嘱托向天曹奏送纸
钱，第二例则以死而复生者在冥司中见闻来佐证
“收贮玉局化所奏钱”的天曹库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这三例故事均与 “寄库”无涉。故事中
的两位主人公 “奏钱”（焚化纸钱）并非出于还
钱纳库之目的，其所 “奏”之钱亦不属于受生
钱、寄库钱。在第一例故事中，成都张郃应亡妻
的要求 “就玉局化北帝院天曹库中送纳”纸钱，
乃系为了偿还宿债，起因是邻家冯老人父子在冥
中追讨 “差赴军前”寄存张家的物品，天曹裁断
张妻 “陪钱三千贯”。第三例故事中，邛州临邛
张氏遵照亡夫的指示，“就玉局化北帝院奏北斗
钱二百千”则用于贿赂冥吏，以便其夫 “于天曹
计会”，解免其子 “为里正”的官差。而 “焚化
纸钱”的这两种用途，在唐代志怪小说中屡见不
鲜。杜光庭采撷、编撰本条 “灵验记”时，无疑
是承袭了以往同类作品的叙事手法、情节建构和
创作风格。但与纯粹的文学作品不同，杜光庭在
叙述中有意增添了道教的内容，强化了宗教色
彩。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故事中 “奏钱”的地
点均指定在成都府玉局化北帝院。玉局化位于今
成都市北，是久负盛名的道教名胜之地。杜光庭
寓居蜀地时就栖身玉局化，《道教灵验记》收录
的多条灵验故事亦发生在此地。在杜光庭编 《洞
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灵化二十四”中，玉局化
位列第二十三，并介绍说：“玉局化：五行水，
节白露，上应翼宿，丁未、辛未人属，成都府南
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师永寿元年降此，
地涌玉局，因以为名。”瑏瑩北帝院是玉局化的一处
重要道观，奉祀统摄鬼域的幽冥之主豐阝都北帝，
据文献记载杜光庭在此多次为皇室或权臣修斋设
醮、祈福禳灾。有鉴于此，成都及蜀地民众为亡
者或冥官焚送纸钱时，玉局化北帝院自然就成为
可供选择的最佳地点。概言之，前引 《道教灵验
记》三则故事仅能反映出蜀地民众及道观中盛行
烧纸钱的做法，却无法证实寄库习俗的形成，更
不可据此遽定道教寄库在唐末就已产生。

一种宗教仪式活动的产生，通常会有相应的
经书文献作为理论依据，并通过法事仪轨落实到
操作实践的层面。道教寄库的思想、文献及醮仪
是在民间习俗的影响下产生的，是民俗仪礼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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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逐渐结合的产物，其出现和流行乃基于士
庶社会中焚化纸钱以祭死者的风气得到普遍后才
有可能。从纸钱的演变过程及施用情况来看，以
焚烧纸钱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寄库活动不会早于北
宋。事实上，北宋以前文献中未见有关 “寄库”
的记载。我们认为，道教寄库信仰的出现当以
《正统道藏》收录的 “二经”“一仪”为标志。所
谓 “二经”是指 《灵宝天尊说禄库受生经》和
《太上老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 “一仪”是指
《天曹寄库醮仪》（收入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
１７３ 《科仪立成品 （预修黄箓斋用）》）。它们的造
作时间均不会早于北宋。宋末元初林灵真编辑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３２０ 《斋醮须知品》“祈
禳”条云：“诸预修黄箓，盖原于 《北帝伏魔经
·金箓度命品》。有人堕狱、刑罚莫施，北帝启
开其故。元始谓此人生存，曾受九真戒，长生、
救苦二符，所以如此。若世人能受持，则死后皆
然。因此遂有预修金箓度命之科。至于寄库寿生
之钱，后世添入也。”瑐瑠文末指出还纳 “寄库寿生
之钱”的做法并非古已有之，而是 “后世添入
也”。这里的 “后世”泛指后来人，语意模糊，
未能具体到某个时代，想必林灵真本人也不清楚
到底肇始于何时，但可确认的是距离其生活时代
不会太久远。由此可见，道教寄库的思想、文献
及仪轨的产生，最有可能是在北宋前期至南宋初
这段时间内，到南宋末年就已十分流行了。

三、佛教寄库的兴盛

前引洪迈 《夷坚志》 “鄂渚王媪”条中谈到
鄂渚王氏 “好事佛，稍有积蓄则尽买纸钱入僧
寺，如释教纳受生寄库钱”瑐瑡。并于文末注明事
情发生在南宋孝宗 “乾道七年三月也”，亦即
１１７１年。由此可知，佛教至迟在南宋中期就有
了预修寄库的宗教仪轨，位于长江中游的鄂渚
（即鄂州）及江南等地僧寺在乾道年间已为信众
开展 “纳受生寄库钱”的法事活动，且极大激发
了一些愚夫愚妇的参与热情，前引 《鬼董》中那
位沉溺于焚寄冥财的杭州杨妪也是信奉 “庸僧寄
库之说”。

南宋志磐 （生卒年不详）撰 《佛祖统纪》卷
３３ 《法门光显志》 “预修斋”条转录 《夷坚志》
“鄂渚王媪”条内容后评论道：“今人好营预修寄
库者，当以 《往生经》为据，以 《夷坚志》为
验。”瑐瑢志磐是南宋末禅宗、天台宗僧人，于咸淳
五年 （１２６９）撰成 《佛祖统纪》。瑐瑣引文告诫那些
热衷于预修寄库的信众当以 《往生经》为理论依

据瑐瑤，而非后世佛藏 （如 《嘉兴藏》和 《卍续藏
经》）中收录的 《佛说寿生经》，说明当时尚未造
作此经或者流布未广，故用业已流行的、旨在修
冥福的 《往生经》权作替代。约略同时的南宋吴
自牧 （生卒年不详）撰 《梦粱录》卷１９ “社会”
条亦云：“宝叔塔寺每岁春季，建受生寄库大斋
会。”瑐瑥 《梦粱录》主要介绍南宋都城临安 （今杭
州市）的城市风貌及市俗民情，“叙述整个南宋
时期的临安情况，而尤详于淳佑至咸淳之间
（１２４１—１２７４），其材料的来源部分根据耳闻目
睹，部分出自淳佑、咸淳两部 《临安志》”瑐瑦，
“最初的成书年代还是应当把它论断在临安失守
以前”瑐瑧。根据前述引文的介绍，位于临安城内
的宝叔塔寺每年春季惯例举行受生寄库大斋会。
这种面向社会民众的大型佛事活动，对人员、场
地、物资、经费等硬性条件均有较高要求。宝叔
塔寺定期举办受生寄库大斋会的举措，透露出几
点信息：第一，当时社会上对寄库法事有较强烈
的需求，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参与者和信奉者，
这也反映出佛教寄库的思想及其信仰在南宋后期
已深入人心；第二，佛教界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佛
门寄库理论，寺庙中的僧众训练有素，对经典阐
释及仪轨流程熟稔于心、应对有方；第三，杭州
宝叔塔寺仅是当时社会上盛行寄库信仰的一个缩
影，其他地方的寺院亦不排除有类似活动。事实
上，宝叔塔寺每年春节举办焚寄冥财的斋会传
统，一直延续到元朝。元人方回 （１２２７—１３０５）
撰 《桐江续集》卷２１ “记三月十日西湖之游吕
留卿主人孟君复方万里为客”条记载：“是日
（按：三月十日）杭人诧佛事，焚寄冥财听僧诱。
公子王孙倾城出，姆携艳女夫挈妇。放生亭远骛
长堤，保叔塔高陟危阜。居然红裙湿芳草，亦有
瑜珥落宿莽。”瑐瑨

对于寄库的盛行及其合理性，佛教内部也持
有不同看法。南宋王日休 （１１００—１１７３）撰 《龙
舒增广净土文》卷４ “修持法门十五”条云：
“予遍览藏经，即无阴府寄库之说奉劝世人。以
寄库所费请僧，为西方之供，一心西方，则必得
往生。若不为此而为阴府寄库，则是志在阴府，
死必入阴府矣。譬如有人，不为君子之行以交结
贤人君子，乃寄钱于司理院狱子处，待其下狱，
则用钱免罪，岂不谬哉。”瑐瑩王日休与洪迈约略同
时，饱读诗书，博览群经，高宗时任国学进士，
后辞官归隐，潜心修持净土法门，成为一名虔诚
的居士。王氏所言 “予遍览藏经，即无阴府寄库
之说奉劝世人”之句，说明当时正统佛教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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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并未收录有关寄库的经典依据。在王日休
看来，阴府寄库之说纯属杜撰，不会有效验，信
众出资购买纸钱并延僧设醮焚化以为后世寄库之
资，却最终难免坠入阴府，还不如将这些花费用
于供养僧宝，才能往生西方，享受极乐。相对而
言，南宋沙门宗鉴 （？—１２０６）对待寄库的态度
则稍显温和一些，其编集的 《释门正统》卷４
《顺俗志》云：“就预修中，流俗又有寄库之说，
虽若诞妄，然入冥之人，多睹其事，不可断其无
有也。但龙舒居士王日休评之，以谓志在阴府，
死必入阴府矣。譬如有人平日不修言行以求知于
贤人君子，乃交结猾吏，且预寄其财，俟已下
狱，则取而用之，岂不谬哉？今劝世人，但回此
费以办西方资粮，则诚为良策。”瑑瑠宗鉴虽然也不
赞同 “平日不修言行”而执著于预寄冥财的做
法，却未断然否认寄库之存在，而是采取一种将
信将疑的立场——— “虽若诞妄，然入冥之人，多
睹其事，不可断其无有也”。明末莲池大师祩宏
（１５３５—１６３５）撰 《正讹集》“寄库”条也劝诫世
人说：“世人多烧纸钱、锡镪，投牒冥府，冀来
生受用，谓之 ‘寄库’。此讹也。纸锡可致来生
之富，则富室生生富饶，而贫人终无富日。善恶
报应之说虚矣。‘寄库’云者，盖人情以财物贮
之库藏。垣墙栋宇，坚固牢密，自谓水火盗贼所
不能坏，而常被水火盗贼所坏。纵逃此三，或坏
王难，坚牢安在？若能舍施，作诸善事，则福德
无尽，无能坏者。‘寄库’之说，寄此库也。世
人何以不省？”瑑瑡概言之，无论是教外的文人士族
阶层，还是正统佛教中的上流人物，长期以来将
寄库视为 “上不了台面”的低俗、媚俗之举，故
而 《鬼董》中的杭州杨妪被指斥为 “信庸僧寄库
之说”。不过，释门弟子对寄库的态度，支持也
好，抵制也罢，皆不容抹杀一个客观事实：当时
社会上寄库之风炽盛，佛教内部亦未能免俗，遂
创造并推广了一套自己的佛门寄库法事。

令人兴奋的是，前几年国内几家拍卖公司举
办的古籍拍卖会上 （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北
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秋季艺术品拍
卖会·中国古籍善本专场，北京德宝国际拍卖有
限公司２０１１年春季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展
出和沽售一套北宋佛教法事文书 （详见图版２），
共九纸，墨书白麻纸，均为 “江南道福建路建宁
军建州建阳县崇政乡北乐里苦竹外社清信弟子施
仁永”做斋会法事的手书牒文，历时跨度从北宋
仁宗明道二年 （１０３３）十月至皇佑六年 （１０５４）

四月。其中有一张预修烧纳寿生钱的寄库牒疏凭
据 （阳牒），题为 “大宋国江南福建路建宁军州
建阳县崇政乡北乐里普光院众结寿生第三会烧赛
冥司寿生钱会斋牒”，时间落款是 “明道二年十
月”瑑瑢。据方广锠教授的鉴定意见，认为 “本牒
是现知年代最早的有关烧赛冥司寿生活动的原始
文书”瑑瑣。这件珍贵的文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
研究价值，从中可以发掘出丰富的信息。

第一，证实地处武夷山南麓的建阳县 （今属
福建南平市）及其周边闽地乡村民众，在北宋中
期就已盛行寄库修斋的法事活动，并自发结成
“寿生会”之类的互助性社团组织，通常推选数
位热心公益的俗家信徒 （“清信弟子”）牵头任
“劝首”，会众自愿加入，共同出资、互惠合作。

第二，这种具有宗教色彩的 “寿生会”在当
地比较普遍，施仁永参与并任 “劝首”的是 “寿
生第三会”亦即第三个分会，当系为筹备和推动
普光院进行第三次寄库寿生斋会而由信众临时组
建的，待斋会结束后其使命即宣告终结，遂自动
解散。这个 “寿生会”由僧俗共同参与和倡导，
乃系以当地普光院的信众为核心自发成立的，故
称作 “普光院众结寿生第三会”。在本次斋会中
有 “都劝缘僧善威”和 “住持监院兼道场转经僧
宥宁”参与其间、主导兹事，文末具名落款中有
“施处让、傅奕、施从政、施诸、施仁永、杨巨
山”等 “劝首弟子”，应该就是 “寿生第三会”
会众中的骨干分子和重要捐资者。筹建 “寿生
会”的目的，是为了结成互助共同体，进行人
力、物力及经费等方面的配合和筹集，协助寺院
和会众完成烧赛冥司寿生钱的法事活动。功德主
施仁永正是值斋会期间，“舍料钱”“回饭供僧”，
请僧转经、焚纳纸钱，完成预修法事，故疏文中
言 “今遇众结寿生第三会”云云。据此推断，牒
文中提到的施处让、傅奕、施从政、施诸、杨巨
山等人也应该在斋会期间进行各自的寄库法事，
亦当持有普光院签发的同类牒文。

第三，牒文谈到寄库斋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
“请僧转 《寿生经》十卷”，可见当时已有 《寿生
经》，且在寄库法事中施用。但如此大部头的
《寿生经》，与今存世的佛、道 《寿生经》（《受生
经》）１卷本均不相符合。前引南宋王日休 “予
遍览藏经，即无阴府寄库之说奉劝世人”以及志
磐 “今人好营预修寄库者，当以 《往生经》为
据”等言论，均说明南宋时正统佛教人士仍未见
到有 《寿生经》的存在，故援引与之主旨接近的
《往生经》作为文献依据。推究其因，或许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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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宋１０卷本 《寿生经》流布未广，影响有限，
未被上述人士看到，抑或 《佛说寿生经》出世后
始终在民间社会流传，长期未获主流缁衣的认可
（直到明末清初才入藏，见 《嘉兴大藏经》本
《诸经日诵集要》卷中 《佛说寿生经》）。不过，
我颇怀疑 《寿生经》卷数的真实性。依照常理，
预修寄库理论并不玄奥，不太可能敷演出１０卷
之巨。而且 《寿生经》是直接施用于仪轨实践的
应用类经书，预修寄库乃属小型法事，转诵１０
卷本恐无必要。因此，我们推测 “《寿生经》十
卷”不排除是 “《寿生经》一卷”或 “《寿生经》
十遍”之讹误。

第四，有关 《寿生经》的内容，牒文没有明
确谈到，但从只言词组中却可洞悉出经文的些许
情况。牒文曰：“以仁永是上元甲午生，现今行

年四十岁。案经云，前世少欠冥司寿生钱十六
万贯。”文中所言 “案经云”中的 “经”当系指
《寿生经》。功德主施仁永是甲午年生人，根据
《寿生经》的说法，当初投胎时欠下冥司寿生钱
十六万贯，因此需要做寄库法事来填还。牒文又
云：“（施仁永）今赍五色银钱□□四万贯，还
足烧送，纳在第九库内，许曹官收顷讫。”根据
上述两段文字可知，当地普光院僧人演行寄库法
事的文献依据 《寿生经》所载的说法是：甲午生
人，欠寿生钱十六万贯，属第九库许曹官收付。
依据功德主的生年干支来推算所欠寿生钱数、归
属某库及库官姓氏，是佛道二教共有的传统。今
明版 《正统道藏》收录的 《灵宝天尊说禄库受生
经》《太上老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佛教 《嘉兴
藏》和 《卍续藏经》收录的 《佛说寿生经》，以
及近年公布的俄罗斯藏黑水城文献中的金代抄本
《佛说寿生经》均有类似说法。尽管佛道皆以
“十二属相”为判别寿生钱数及库曹归属之依据，
但二者也存有差异：佛教寄库是以六十甲子为时
间单位的，凡计有六十位库曹，道教寄库则以十
二地支为周期，计有十二位库官。牒文中虽然未
明确谈及采用何种方式，但从其所言施仁永 “上
元甲午生”文句来看，应该是六十甲子纪年。因
为 “上元甲午”的时间表述乃系中国古人 “三元
九运”观念的体现，亦即分上、中、下三元，一
元计有６０年 （甲子到癸亥），三元共计１８０年，

２０年为一运，三运合计为一元。施仁永 “上元
甲午生”是说，其出生于 “上元”６０年中的甲
午年，显然是以六十甲子为纪年单位的，比较契
合佛教之传统。但查验 《佛说寿生经》（黑水城
本、入藏本）皆云 “甲午，欠钱四万贯，看经十

三卷瑑瑤，纳第二十一库，曹官姓牛”瑑瑥。也就是
说，甲午年出生的人，所欠冥司寿生钱共计四万
贯，需转诵 《金刚经》１３卷 （或云１４卷），还
纳库钱由第二十一库牛曹官收付。显然，这种说
法与牒文所述差异较大。道教 《灵宝天尊说禄库
受生经》则云 “午生人，欠钱二十六万贯，属第
七库，曹官姓许”瑑瑦，却与牒文有几分相似处，
亦即曹官均姓许。至于所欠钱数 （一云 “二十六
万”，一云 “十六万”）及归属某库 （一云 “第七
库”，一云 “第九库”），二者虽然不同，却亦较
接近，不似与前引 《佛说寿生经》差异悬殊。据
此可知，北宋普光院寄库斋会中使用的 “《寿生
经》十卷”本，恐怕与后世所见 《佛说寿生经》
不能完全等同。这也说明，基于寄库信仰而产生
的 《寿生经》（《受生经》）在其初创时期，不仅
存在佛教系统和道教系统的分别，而且在两大系
统内部也同时并存几种不同的版本或传本行诸于
世。其实，佛、道二教 《寿生经》之间也并非泾
渭分明，而是彼此交融、相互影响，抑或二者有
共同的理论来源。

第五，牒文交待施仁永焚寄纸钱的数目时说
“今赍五色银钱□□ 四万贯”，数字虽有残缺，

但肯定远多于 “十六万贯”。这些钱中一部分用
以偿还 “前世少欠冥司寿生钱十六万贯”，剩余
部分则预寄冥司第九库暂由许曹官收领，待功德
主往生冥界执牒勘合无误后领取，亦即牒文中所
言 “还足烧送，纳在第九库内，许曹官收顷讫。
但仁永他时异日，执此合封文牒，诣库照证者”。
值得注意的是，牒文中还特别提到 “铜钱十文充
经脚”，亦即备有十文铜钱给冥界中负责传递文
书和搬运库钱的差役鬼吏作为赏钱 （跑腿费）。
这一做法在佛道二教 《寿生经》中未曾见到，不
排除是源自民间信仰的熏染，藉此反映出 《寿生
经》的创作不仅受益于佛道二教的推动，而且受
到民间宗教、社会风俗等因素的渗透和影响。

第六，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寄库牒文实
物。前引 《夷坚志》“鄂渚王媪”条中谈到 “（王
媪）素不识字，每令爨仆李大代书押疏文”，可
知烧寄冥财时备有专用疏文，且要求功德主在上
面 “书押”。这份签押疏文是王媪在阴府中追讨
所寄冥财的唯一凭证。有关寄库疏文的内容及格
式，此前无从得知。现在借助北宋明道二年施仁
永纳寿生钱斋会牒文，我们可知当包含如下几项
内容： （１）交待功德主的籍贯、年龄等个人信
息。本份牒文中除了详细介绍施仁永的居住地
外，还谈到其生于 “上元甲午”（亦即太宗淳化

·３５２·　 　　　　　　　 “寄库”考源 　



五年，９９４年），已年满４０岁 （虚算）。又据
“北宋皇佑五年施仁永预修生七事牒文”（共五
纸）可知，时年６０岁的施仁永于当年十一月二
十日为自己举行了一场预修生七斋会。我们是否
可以据此推测：当地民众中流行一种约定俗成的
规矩或传统：年届不惑要举办一场预修寄库斋
会，年逾花甲则需举办预修生七法事。（２）清楚
标注还纳寿生钱的金额及领受库钱的曹官姓氏，
这是寄库疏文的核心内容。本份牒文的前半部分
着重介绍施仁永发愿施舍料钱２２０文，请僧作烧
赛斋会，以向冥司缴纳寿生钱，并已由冥司第九
库许曹官收领讫。待斋主 （施仁永）死后可持此
份阳牒 （寄库文牒通常一式两份，骑缝签押或合
盖印章，故又称作 “寄库钱合同文牒”。待仪式
结束后，阴牒随同受生寄库钱一并焚化，意即交
付阴府曹官收领；阳牒则由斋主保存，俟其寿终
后随葬或焚化），到冥司第九库许曹官处勘合无

误后领取库财，亦即牒文所言 “执此合对文牒，
诣库照证”。这也与前引 《鬼董》杭州杨妪寄库
故事中掌管冥库的判官 “取十二支之肖似为姓”
的说法，遥相呼应。（３）详细列出与事者名单，
包括演法者、功德主、参与者及见证人等均逐一
胪列清楚。本份疏文中的后半部分均属此类性
质，如 “都劝缘僧善威”既是寺院中负责募化施
舍事务的僧人，也是 “寿生会”的总负责人；
“施处让、傅奕、施从政、施诸、杨巨山”等人
既是 “寿生第三会”的会众及 “劝首”，也是本
场斋会的参与者、协助人，“施仁永”则是本次
斋会的功德主；牒文末行普光院 “住持监院兼道
场转经僧宥宁”是本场斋会的演法者，负责讽诵
《寿生经》１０卷，亦系寄库圆满完成的见证人，
藉此表明法事地点就设在施仁永所居住北乐里的
普光院。

图版２　北宋福建建阳县施仁永佛教法事文书一宗

图版３　北宋明道二年普光院众结寿生第三会烧赛冥司寿生钱会斋牒瑑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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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北宋明道二年普光院众结寿生第三会烧赛冥司寿生钱会斋牒

四、结　论

总上所述，我们认为寄库风俗的产生，不会
早于北宋初期。在佛道二教寄库信仰的起源问题
上，有学者认为是道教影响了佛教，也有人认为
是道教抄袭了佛教，争论不休，人云亦云，少有
追根究底者。其实，我们不妨跳出以往的思维定
势，换个角度思考：佛道的寄库信仰或许有共同
的思想源头，亦即在民间宗教、巫觋传统、乡间
俚俗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刺激和推动下，二教顺应
时代潮流和信众需求而及时做出的调整和改变。
若就这一点来看，寄库更像是一种民间习俗，而
非纯粹的宗教仪式。或者说，经过宗教化改造后
的释玄寄库信仰，仍难以冲淡其先天固有的社会
民俗之底色。因此，正统佛教内部始终存在有对
寄库信仰及 《佛说寿生经》予以排斥和批判的声
音。相对而言，道教对寄库的态度相对温和，虽
然也指出 “寄库寿生之钱，后世添入也”，但并
未持反对之态度，反而因势利导地造作出至少两
部具有浓郁道教色彩的 《受生经》（即 《正统道
藏》收录的 《灵宝天尊说禄库受生经》 《太上老

君说五斗金章受生经》），并编创出与经典相配合
的寄库醮仪 （即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１７３
《科仪立成品 （预修黄箓斋用）》收录的 《天曹寄
库醮仪》）。不过，就宋至清代文人笔记小说中涉
及的寄库事例而言，故事主人公大多是受到佛教
的影响，可见在士庶社会中佛教寄库的影响应远
大于道教。宗教化的寄库信仰及其仪式活动，继
承和发展了民间丧葬礼俗文化，并与生活习惯结
合遂相沿成俗，进而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其事且附
会各种神异之说，使之愈演愈烈，至今仍昌盛
不衰。

（责任编辑：心愚）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台湾南部地
区灵宝道派拔度科仪研究”（批准号：１７ＢＺＪ０３８）
的阶段性成果；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９
年度 “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学科）和特
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① 关于中国古代纸钱的研究情况，中国台湾学者黄
清连、施晶琳等已做过简要综述，兹不赘言。
（详见黄清连著：《享鬼与祀神：纸钱和唐人的信
仰》，蒲慕州编：《鬼魅神魔———中国通俗文化侧
写》，台北：麦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７５－２２０
页；施晶琳著：《台湾的金银纸钱：以台南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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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心》，台北：兰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此
外，近年来的一些新出论述也值得重视。 （详见
陆锡兴：《元明以来纸钱的研究》， 《南方文物》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８１－８６页；周海琴著：《福建
纸钱研究》，福建师范大学２００９年硕士论文；华
海燕：《祭祀与祈福———冥币在中国传统节日里
的应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第６０－６２页转第６６页；余欣：《冥币新考：以
新疆吐鲁番考古资料为中心》， 《世界宗教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７２－１８１页；夏金华：《纸钱
源流考》，《史林》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６９－７６页；
顾春军：《“纸钱”流变考论》，《文化遗产》２０１５
年第３期，第７７－９０页）

②③ ［清］翟灏撰：《通俗编 （附直语补证）》卷２０，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８年，第４５８、４５８页。

④ ［宋］叶隆礼撰，李西宁点校：《契丹国志》卷
２７，刘晓东等点校：《二十五别史》，济南：齐鲁
书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１册第１９３页；［宋］叶隆礼
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卷２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２５３页。

⑤ 《说文解字·广部》训曰：“库，兵车藏也。”段
玉裁注曰：“此库之本义也。引伸之，凡贮物舍
皆曰库。”（［东汉］许慎撰， ［清］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九篇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４４３页）

⑥ ［北宋］王禹偁撰：《小畜外集》卷８，张元济等
编：《四部丛刊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年，第８０８册第１２页。

⑦ 刘长东：《论掠剩神信仰的起源》， 《四川大学学
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７７页。

⑧ 韦兵：《俄藏黑水城文献 〈佛说寿生经〉录文
———兼论十一－十四世纪的寿生会与寿生寄库信
仰》，《西夏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９４页。

⑨瑐瑡 ［南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支甲卷
８，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册第７７５、
７７５页。

⑩ ［南宋］沈氏撰：《鬼董》卷４，《续修四库全书》
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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